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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说

每一场演出，都是一把“尺子”

胡 薇：你多次带着自己的作品赴法参加阿维尼翁

戏剧节的演出，每次你带去的作品都有什么特点？2019

年，你又一次携《水生》参加阿维尼翁戏剧节，这一次的

演出和你 2012年带去的《水生》，有什么变化？有国内媒

体提及，在阿维尼翁戏剧节上掀起了“中国戏剧热”，兼

有参与者和旁观者身份的你对此怎么看？

赵 淼：我们从2012年第一次去，一直到2019年，

已经是连续8年在阿维尼翁演出。我们这8年里带去了6

部戏。6部戏中有两部在那边演出之后，我们觉得效果不

理想，就封箱再也不演了。其他4部戏如果继续出国演，

那么每一次演都会根据之前的观众反馈，有新的、小的

调整变化。

我们其实特别希望通过自己不同的作品来了解西

方观众，了解他们的审美和戏剧理念是什么。每一场演

出，其实就是一把“尺子”。我们大概用了8年来测量中

国观众和欧洲观众之间观念、审美、习惯的异同。从

2013年开始，我要求自己要把创作的受众面向全世界

的观众。

此外，我们2012年创作的《水生》，在今天看来已经

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时间的长度，已经从原来的90

分钟精简为65分钟。第二个是从面具服装道具，在不断

地修改、不断地轻量小巧化。第三个是主题更加明确统

一。之前我们有三个结尾，现在已经全部删掉了。当然，

《水生》还会经历一次非常大的修改，已经提上日程：从

面具和服装的设计上，从剧作层面上，从表演和音乐层

面上都会有非常大的变化。

说在阿维尼翁掀起了“中国戏剧热”，在我看来，远

没有达到热度。阿维尼翁也罢、爱丁堡也罢，是全世界上

千部戏剧聚集的地方，更何况还有其他艺术节来比较，

中国的演出剧目体量还是太小了，或许我们换一个词能

更准确的形容，就是我们开始在这些艺术节上崭露头

角。因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不要蒙住眼睛、塞

住耳朵，要敢于面对这种差距，潜心创作、慢慢往前闯。

胡 薇：感觉你在创作中在有意识地结合中国传统

文化，那么你创作的目的和宗旨是什么？自己觉得结合

得好或不太满意的是哪部作品？有什么经验教训或是

反思？

赵 淼：大概是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开始调整创

作的方向，也可以叫开拓新的学习方向和领域，就是学习

中国传统演剧样式。在2012年《水生》创作之前，我一直在

思考到底拿一个什么样的作品给国外的观众看。答案是

在我去法国之后寻找到的。我看到了世界不同文化背景

下的戏剧作品，他们的创作者都在努力让自己的传统文

化语汇以及自己的语汇和当代接轨。“要用不同来寻找共

通”，也就是从自我属性中去寻找大同，这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我为什么会开始学习和有意识融合中国传统文化。

当然，这种融合传统文化不是目的，是一种起点和过程，

最终和最重要的还是你面向全世界观众所要表达的。

从那之后，我们开始大量的向中国传统文化去学

习，分不同单元和板块去接触、体验和研究。然后在创作

中进行实验。首先是学习古典文学，特别是大量阅读中

国神话类的小说，这会给我们提供很多表现的文本以及

中国人传统的信仰、哲学、想象力。其次就是更多单元分

类的学习和实践。比如《水生》和后面几个作品，会向中

国的传统面具和傩戏进行学习和融合。《化水》是向中国

传统的舞蹈学习，《署雷公》会向武术中的太极、戏曲、传

统书法学习，《行者无疆》则参考了大量的敦煌壁画。此

外，还有一些学习也许并不能直接地表现在舞台上，但

对所有主创来说接触这样的领域是了解中国传统哲学

和审美的必要途径。比如传统的古诗词，内在的意境以

及内在的韵律就是可以吸收、借鉴的。记得是在我大二

的时候，姜若瑜老师专门带我们班做古诗词练习，就是

强调用舞台手段来表现诗词的意境、韵律和画面。现在

看来，这样的一种学习和训练太有意义了。

其实每一次创作都会留有不满意的地方，比如对

《水生》整体的音乐我还不满意，表演也不够完整。《署雷

公》故事的讲述还有些复杂，理解起来会不太容易等等。

不过运用我们的传统文化，是为了更好地去表达当下。

因为她赋予我们的灵感和智慧是可以生发和变化的，可

以展现很多思路和想法，让我们去探索与表达人类与当

下世界的关系。

以时间和耐力提供突破的资本

胡 薇：形体戏剧对于演员的肢体和表达整体的要

求都很高。如何提高演员的形体表现力？如何在舞台上

塑造和实现团队的整体表现力？国内对于演员形体和表

现力的训练，较之国外的同行有何异同？

赵 淼：首先对于我们三拓旗剧团的演员以及和国

家院团合作的演员，我们都会做一个长时间的前期训

练。比如一部戏剧一般创作周期是在30到45天，但是，

对于我们来说，最短的创作周期也需要两个月，最长的

时候进行过4个月。我们在中国国家话剧院排练黄维若

编剧的《罗刹国》时，用了120天的训练和排练时间。我们

自己排练最长的跨度是《署雷公》，用了4个月。那么，排

这么长的时间到底是干什么用？其实我们真正排戏只用

了45天，但是前期会做大量的训练，首先是基础训练，比

如肢体节奏、舞蹈训练、戏曲表演训练。第二类是针对性

训练。因为我会针对这个戏的剧本、主题、创作风格、舞

台表现的样式等等，来设定一种不同的形体样式以及运

用身体的方式。所以就要针对这种方式来进行身体训

练。第三，就是整体性的训练或者叫团队性的训练。当然

我们做这个训练并不只是为了增强团队的凝聚力，更多

的功能是希望有着舞蹈、戏曲、音乐剧不同学习背景的

演员可以把大家的形体表演拉到一条线上，形成更加完

整的表现力。

国内演员的训练和国外还是有差距的，普遍上是不

太重视这种训练。我们的训练还不够系统和科学。国内

的演员，特别是有学习戏曲、舞蹈或者音乐剧背景的演

员，他们的身体表现还是很不错的。我是觉得中国的演

员如果都能学习戏曲、武术和一些民族性的舞蹈来作为

基础藏在身体里，是非常有优势的。因为这些身体语汇

蕴藏了很多东方的美和哲学，应该多学一些。所以我会

更偏重于选择有这样身体基础的演员。

胡 薇：你率领团队一步步塑造出的形体戏剧的设

定，就像是一把双刃剑，给你带来强烈的辨识度的同时，

也限制了一些其他层面的表达。尤其是你已经做了这么

多年的形体剧，如何实现自我的突破，避免重复自己、避

免叙事表达层面上的模式化？

赵 淼：如何避免模式化，确实是我一直想去解决

的问题。在2003年到2009年这6年的时间里，我遇到两

次这种模式化的问题。当然，模式化会让你的观众很快

地读解你的表达，会形成一种观演之间的默契。但是模

式化的表演会带来观众的审美疲劳，也会让我在舒适圈

里很难突破。

从2010年开始，我给自己的创作设置一些要求或

者叫限制：首先，是告诉自己，在3到5年的时段之内做

一种表达的尝试，熟练之后，再推翻去寻找新的路径。第

二，就是在题材的选择上，古典和当代不断切换，拉开一

种审美和创作习惯的距离。第三，就是要更多地走出国

门去外面看戏、交流，真正去感受，然后站在外面的角度

反思自己。

在创作上沉得住气，用时间和耐力来提供突破的资

本，因为我可以慢慢的学习和改进，也会按照自己希望

的方式去变化，我已经用了20多年的时间学习和创作，

然后在不断地改变，我还可以用更多的时间去探索，这

是我和自己达成的契约：扎实前进，定时更新。

坚持表达、风格与技术的“三
位一体”

胡 薇：你感觉自己这种编导合一

的创作方式，有何优势和不足？你的舞台

呈现，是否都能和你的创作初衷达到一

致？

赵 淼：对于形体戏剧创作来说，在

剧本或者说在一度创作上是有特别要求的。这种要求就

类似于你作为一个舞剧的编剧，或者给戏曲、歌剧、音乐

剧做编剧的时候，要对这样的舞台艺术有特别的了解和

研究。形体戏剧会强调对内心世界进行画面性的描写，

对形象和动作的刻画要求非常具体，同时也要求形象思

维和抽象思维的运用。我做编导时，会更强调从剧本到

演出的完整度。我觉得这样的表达和初衷是基本一致

的，但还有上升空间。因为我是个追求表达、风格和技术

高度合一与完整的导演，所以我会很在意创作的方法和

排练的步骤，重视与演员以及和设计师的不同寻常的合

作，因为这些都是保障“完整统一”的途径。

我希望在自己的创作中展现想象力，那种可以激发

观众想象力的想象力，但我知道这样的想象力必须贯穿

一种令我们观众熟悉的情感或者情绪的线索，所以我的

剧目中常常会从一个平常的家庭或者渺小的个体生命

开始讲述，他们没有对错，或者是不可预料的遭遇或者

是命运的种种拨弄，又或者是渺小的个体被巨大的力量

碾压后的无助无奈。比如《6∶3》里第三个小故事《鸟人工

程队》中一只希望和大家毛色一样的小鸟，不惜刺穿自

己的心脏用鲜血染红自己的羽毛；比如《东游记》中为了

逃避无限重复的时间与城市生活选择，放弃生命的年轻

白领；比如《达人未爱狂想曲》中单亲家庭成长起来的豆

豆，有爱却不知如何表达，只好选择逃避；比如《吾爱至

斯》中身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在庞大的城市中迷路

等等。这种无力正是我的创作动机与动力，是从一度创

作贯穿到二度创作的整个过程，在构思表达的同时，形

体戏剧的舞台表现和演员表演的创作蓝图和动作计划

也随之产生。表达、风格与技术，或者说编导演的三位一

体的完整创作，是一种基本保障。

与时代同频共振

胡 薇：你认为自己的戏剧创作与时代之间的关系

是怎样的？

赵 淼：我的形体戏剧创作中无论古典题材还是当

代题材，都是紧密地联系当下。首先，因为形体戏剧本身

是具有不断革新精神的、会积极反映时代审美的戏剧流

派。所以很多具有时代性的美学符号和细节，包括审美

理念等等会很快地被融入到我的创作中。第二，我的戏

剧创作，无论是古典还是当代题材，都是尽可能和当下

正在发生的事件、人物、心理活动紧密相连。比如2012

年的《水生》就是由当年一则新闻启发创作的。2014年的

《失歌》由9个不同的故事组成，创作时间跨度很长。期

间，我们就融合了大量当时的国际关系、文化冲突方面

和社会变革的一些事件作为素材进行创作，其中也包括

对老龄化问题的关注。再比如2018年的《行者无疆》，不

仅表现了张骞拓展及复兴丝绸之路的功绩，更主要的是

触及了当下欧洲难民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张骞联合更

多国家民族的事迹，用那样的一种视角来看待当下的战

乱和难民的问题，以此提供一种思考的角度。还有《壹光

年》《东游记》《达人未爱狂想曲》等等一些现代生活题材

的创作，都是将几个重要的时代主题放在其中：老龄化、

互联网、单亲家庭等等。

胡 薇：在市场的风浪中，你如何保持自身创作的

独特性？

赵 淼：其实三拓旗剧团在进入到市场之前，经过

了一个很长时间的非市场化的创作和演出。大概就是从

2001年开始到2007年，将近6年的时间，我们都是自己

筹集资金，自己拿钱来创作，做风格上的尝试。比如《6:

3》当年参加大学生戏剧节和林兆华导演办的青年处女

作戏剧展，排练的时候每个主创自己掏3000元，演员和

幕后设计师不拿一分钱，我们用不到两万元来做服装、

手绘布景，没有排练场的问题，是由傅维伯老师帮我们

找地方解决，有的时候餐费不够是袁鸿老师帮我们提供

免费晚餐。我们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剧团所坚持的方

向性、原则性的创作，其实在2004年就已经形成了，我

们在不断调整思路的前提下会一直坚持这种独立性。

当下的市场对我们来说，有很大影响，但不太会有

冲击，它不太会威胁或者左右我的创作意志。我们对于

市场的态度也并不是排斥。我们首先会把艺术尝试和以

市场导向的剧目创作分好边界，然后再投入进去，避免

分不清位置和方向。我对市场化的运作还是很感兴趣

的，所以会去尝试。

即使我更偏向于艺术探索类的创作，但我也应该了

解其他领域的运作和创作，所以我会隔一段时间做一部

市场化运作的戏，儿童剧、悬疑剧或者是音乐剧。因为我

觉得我必须了解不同业态下的创作，这样会给我形体戏

剧创作带来更多的想法和支持。我们都看到伦敦西区商

业运作很好的剧目，从品质到艺术性都很高，我也希望

自己能够完成那样的创作，我会一直努力。

胡 薇：面对创作中遇到的瓶颈，你如何实现自身

创作的突破？

赵 淼：创作期间，遇到瓶颈、否定自己、推翻自己，

这些情况可能随时会发生。我一般会做两件事来帮助自

己：一个是跳出我当时的思维，切换到其他身份当中去

（比如教师或者观众）看这个问题，或者推翻、或者坚持、

或者调整。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暂时的远离，然后再回归

就会更加清醒。放下现场的问题和执念，我可以带着演

员做训练或者游戏、或者离开排练场。等一段时间重新

回到排练场，再寻找新的方法。2010年排练《九种时刻》，

当时就遇到了瓶颈怎么也无法进行，我就直接带着剧组

去欢乐谷玩了半天，第二天回来一排，问题顺畅地解决

了。其实，学会给自己一个空间，退进去冷静思考一下，

答案就出来了。

胡 薇：你认为自己的创作，与当下戏剧创作现状

的同或不同之处在哪里？你感觉自己被影响了吗？

赵 淼：不同点是，我们是相对独立的、自由的创作

状态。三拓旗剧团自诞生起，20多年都是相对独立的创

作，从文本选材、二度创作、制作运营、演出、国外艺术节

等等方面都是比较独立的一套系统，虽然我们并不是很

缜密、高效的机制，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一种维系内部生

态和创作的方法。相同点是，我们有时也要受到市场的

要求来调整思路。但我觉得自己并没有被影响。因为我

这个人逆反心理特别强，如果在遭遇一些环境因素和压

力时，我可能会采取两种方式面对，一是坚持自己的方

式去表达，二是退出创作，宁可不说。

当然，毕竟我们都生长在这个环境之中，不可能完

全不受影响，所以我们也有很多需要顾及的方面。我会

控制创作节奏，搭建创作小生态（团队）来克服很多问

题。市场和艺术表达之间，虽然我并不排斥市场导向，但

我会更强调于艺术表达。而在艺术表达上，每一个创作

者都不太一样。从主题、手段、观念都是充满个性的，那

是属于艺术家的生命体验，充满着他对这个世界的观点

和表达，这是非常重要的戏剧创作的规则。

在剧场中，我们尝试着和观众内心去做沟通、交流，

或许我们在传递美好和温暖，或者表达感慨和唏嘘。但

戏剧创作者也肩负着某种对抗的职责，特别是要与社会

中的那些丑恶和不公斗争。当然，我们也要进行戏剧上

的自我革命，与僵化的戏剧思维和审美做斗争。我们需

要不断学习和探索，不断改进和革新。

赵淼：

走好艺术与市场的“平衡木”

■对话人：胡 薇（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戏剧评论家）

赵 淼（青年戏剧导演）

摄影：塔苏

10月21日，联合国人口基金在北京联合国大楼举办青年活动，

以纪念在开罗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25周年。在本次活动上，

联合国人口基金发布会了全球青年战略“我的身体，我的生活，我的

世界”，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学生、青年演员胡先煦被任命为联合国

人口基金中国青年使者。

自2018年开始，胡先煦多次参加联合国人口基金青年领导力项

目，此次也为人口基金的全新青年战略发声。在发言中，胡先煦号召

青少年积极对话并参与到青年领导的组织和活动中，鼓励青少年关

注社会和政治议题，推动世界和平，抵制暴力和不平等，他还倡导更

多的机构和企业看到青少年的力量，并积极给予他们各方面的支持。

对于此次被任命为联合国人口基金中国青年使者，胡先煦表示

这样的身份背后其实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责任感，今后他将更多的关

注现实题材作品，积极与优秀的青年影视团队进行合作，更广泛地参

与到联合国人口基金在华的青年项目中，积极倡导青少年以自身的

力量改变世界。

据悉，11月，胡先煦还将出席联合国人口基金在肯尼亚召开的

内罗毕峰会，代表当代中国青少年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与全球关

注可持续发展的青年人进行交流。 （余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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